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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同志

! ! ! !随着齐心老人一路走来，进一
步证明了我的一个认识，即精神家
园的无穷魅力。在延安工作学习的
这些年，我有幸接触了许多延安时
期的老革命、老同志，感到这些老
人，一回到延安，就完全变了一个
人。他们中大多已经年过古稀，退休
多年，但是一看到宝塔山，就立即变
得年轻而充满了朝气。走路就像跳
舞，说话就像唱歌，少年的单纯与稚
气处处流露、处处体现出来。这是为
什么呢？难道仅仅是故地重游的原
因？我看没有那么简单。完全是因为
延安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是他们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所在，
是他们人生之梦开始的地方。而这
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优势与优越，
是他们独有的幸福的源泉、力量的
源泉，更是他们历经磨难，总是坚强
不屈的根本所在。看来每一代人，每
一个国家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
家园，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再别延安
今天，齐心老人又回到了延安，

又看到了美丽亲切的清凉山、凤凰
山和宝塔山，又住进了绿树掩隐、清
爽静谧的万花山庄。从延安出发，经

榆林诸县，又回到延安。!"天之内，
考察延安市 !区 #县、榆林地区 !

市 $县，行程两千多公里，涉足 $"

多个地点。她已经完成了重要的一
段历程，感到了巨大的欣慰。就像是
了却一桩大大的心事，她感到的不
是疲倦而是轻松愉快。脸上的笑容
不断，回忆的兴致更高。明天就要离
开延安了，大家一同兴奋地交谈到
深夜这才休息。
别了延安，别了延河宝塔、窑洞

米酒，别了陕北的父老乡亲。第二天
早晨，车过七里铺，齐心老人回转身
去，再看一眼古老而年轻的延安城，
望一眼依然如故地矗立在城内嘉岭
山巅的古老宝塔，看一眼杜甫川、花
石砭。想到这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
回来，感到十分留恋。与历史和大自
然相比，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她又
记起了 !%$%年离开延安的情形，一
转眼 &"多年过去了。

洛川冯家村
车过洛川，参观洛川会议旧址。

!%'#年 (月 ))日至 )&日，中共中
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村里一所私塾小学里。院
里两孔砖窑，一孔是会议室，另一孔
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主
席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
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毛
主席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
势，指出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因
此，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
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全军作
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我党对民
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指出红军的
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

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
游击战争；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
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党
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
!%)#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会上大家
就上述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在基本
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了《关
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进一步
健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
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
前、林彪为委员。毛泽东为军委书
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这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暴发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召
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当时习
仲勋主持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
埃政府的工作。他于 !%'#年春夏之
交，率领特委机关进驻地处陕甘边
界的子午岭南麓的新正县马家堡
村。这里山大林密。特委机关的到
来，使得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
山村顿时热闹起来。七月，已是酷暑
季节，但此地由于林木覆盖，却是异
常凉爽。习仲勋每日仍然是工作到
深夜。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 )"公里
处，东西两面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
环沟，由此向南呈缓坡形。从军事上
讲，是一个易守难攻，且便于撤退的
村寨。习仲勋夜间工作累了，习惯在
月光下散步。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
的地形，想着马家堡以东一里许就
是职田镇。那里就是国民党镇公所
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统一战
线的形成，两村镇间和平相处，还时
有人员往来。他想着，转向延安方
向。这里，也就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
门，自然就是在为党中央、毛主席站
岗。他感到肩头担子沉重，身负责任

重大。习仲勋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
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他寝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

云阳镇初识贺龙
也就是中央军委冯家村会议前

一个月，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
军在北平城外卢沟桥演习，以一名
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七七事
变”。从此，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七月下旬，红军总部在关中云阳召
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关中特区
选派一批兵员，补充编后的贺龙
!)"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
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
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动员和选
调，精心挑选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
过硬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
一个补充团派人送往贺龙部，东渡
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此前，习仲勋
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
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
军 !)"师师长的贺龙。&"年后他回
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

泾阳县云阳镇。那时我任关中特委
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
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
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
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部的关向应和甘泗淇也在那
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
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
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
度在贺总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随
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
之责。长期的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
和作风使我很受教育。”
从这段美好的回忆可见习仲勋

的谦虚作风与友善性格。!%'#年 %

月 )&日，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出发过
黄河抗日的八路军 !!&师，在山西
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首战告捷，习
仲勋和广大军民欢欣鼓舞。此时他
担任关中党政军及关中分区主要领
导。他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
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
大与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为争取
抗战胜利而斗争。”

老兵的心意
作为经历过抗战那段历史的一

位老八路，齐心同志听着讲解员的
解说，感到格外的亲切。她情不自禁
地回想起仲勋在这段日子里的工作
与奉献，深深地为那个时代而自豪。
她将还沿着仲勋当年在关中分区工
作的足迹深入考察，去重新体会那
如火如荼的岁月，去记录那鲜为人
知的往事，去追寻那远去岁月中的
青春与诗意。她深知，在抗战刚刚爆
发的紧要关头，在革命的对象和任
务发生重要变化的关键时刻，党中
央在洛川召开的这次会议该是多么
的重要啊，会议所确定的路线、纲
领、政策和一系列方针又是多么的
正确。以后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
切，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和党的集
体领导的英明。抚今追昔，齐心老人
异常激动。历史在这里传承，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蓝图已经确定，全党、全
国人民、广大的西部干部群众正以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自强不息的革
命精神，努力实现这个宏大而美好
的理想。新的征程已经展现在人们
的面前，新的历史将会更为辉煌。

!"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

岁月回访$ 近期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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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必须确保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高法官早就听说过王根宝这个人，只是
从未见过面。他就很不情愿地让王根宝进了
屋。坐定之后，高法官问王根宝有什么事？
“高法官，听说现在由你在负责执行我的

案子，但是你知道，我对这个裁决是不服的，
我会向最高院提出申诉。”王根宝直截了当地
说：“所以我只要你帮一个小忙，稍微缓一缓
执行我的案子，让我能有时间去一趟北京。”
“那是不可能的。”高法官一口

回绝。“你看这样行不行高法官，你
每拖后一天执行，我就给你五千元。
五千元买一天时间，你看行吗？”王
根宝把早已想好的办法说了出来。

高法官怎么也没料到王根宝会
提这样的条件，一天五千元？开什么
玩笑，自己每月的工资才四千元多
一点而已。而且并不是不执行，只是
往后拖几天而已。王根宝早已察觉
到了高法官内心的波动，他不失时
机地紧盯着说：“高法官，如果你愿
意帮这个忙，我就从今天开始起算，
有一天算一天，直到最高院通知你
们暂停执行为止。”见高法官满脸矛
盾的表情，他又加了一句道：“你放
心，我王根宝做事绝不含糊，一定会
滴水不漏的。要不然，市里的葛书记，市公安
局的徐副局长，省高院的刁副院长都不会把
我当兄弟看了。”显然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
用，高法官嗫嚅着说：“可是，我有什么理由拖
着不执行呢？”“这个太容易了。”王根宝出主
意道，“你可以随便找个借口，说身体不好啊，
或者说你有要紧的家事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啊，没人会不相信。”
“那你抓紧去北京哦，还有，这事你必须

确保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高法官说。“放心，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王根宝知道事情谈
成了，他拉开随身带着的提包，从中取出一只
文件袋放在高法官面前道：“这里是十万，先
买你二十天时间。如果需要再往后拖拖，有一
天算一天，我王根宝一诺千金，绝不反悔。”
王根宝从薛超处得到了北京黑金律师事

务所裴律师的联系方法后，刻不容缓地就往
北京打了长途电话。裴律师乍一接到陌生人
的电话时显得特别谨慎，一听到是薛超介绍

的，口气才变得客气起来。他让王根宝把事情
的来龙去脉简要讲一遍，问王根宝找他有什
么要求，想达到什么目的？“我的要求很简单，
想麻烦裴律师的事务所能帮忙疏通最高院的
关系。目的嘛，只有一个，把案子翻过来。”王
根宝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可不好办哪。”裴
律师说。“如果王老板真需要我们事务所出面
的话，还望你亲自到北京来一趟，很多事我们
需要当面商谈的。”裴律师松了口。

王根宝在第二天下午就飞去了北
京。住入北京饭店后，王根宝和裴律师
相约在晚上九点左右见面。这个裴律师
很准时，九点差三分钟，他按响了王根
宝房间的门铃。王根宝打开门后，他开
口就问：“你是 *市来的王老板？”“正是
正是。”王根宝疑虑重重地反问：“先生
你是？”“我是黑金的裴国庆。”“哦，你就
是裴大律师啊。快快，请里面坐。”

裴律师让王根宝把他那场官司
的前后经过仔细讲一遍，听完之后他
想了想道：“你这个案子要在最高院
翻过来是有难度的。”“我知道有难
度，不然也不会特意赶到北京来烦劳
你裴大律师啦。”王根宝抢着说道：
“薛主任对我推荐你时说过，你们黑
金事务所很有背景，和最高院关系也

不错，我想你们应该帮得上忙。”王根宝先吹
捧了再说。“这话倒不假，我们黑金基本没有
打不赢的官司。不过王老板，我们事务所收费
很高的哦。还有，如果要搞定最高院，花费不
会小哦！”裴律师试探着说。王根宝对此早有
思想准备，说：“这个我懂，裴律师不妨告诉我
一个大概尺寸吧。”裴律师沉吟片刻后道：“我
算了一下，你这个案子若要翻过来，花费五百
多万是少不了的。”
王根宝心里难免还是咯噔了一下。五百

多万人民币，确实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他又转
念一想，如果能把官司打赢，那么就是保住了
至少五六千万人民币，还不包括必须支付的
二千多万人民币违约金和利息。他勉强堆出
笑脸说：“只要裴律师保证我能把官司翻过
来，这五百多万不算多。”一说完，他就后悔自
己口气太大了。“那好。你抓紧时间，明天上午
就到我们所里去签署委托合同。”裴律师说着
站起身来告辞。

吃 饭
章小东

! ! ! ! ! ! ! $%#这家店的老板做菜不赚钱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老公还有这一
手？”丹丹欢呼起来了。若为也得意地吹嘘：
“当然啦，你老公还是挺能干的呢！好了，我
们两个男人出车去接客人，你们准备开饭
吧。”等到这群热热闹闹杂技演员进门的时
候，我和丹丹已经把家里所有的平面都拼凑
到了一起，变成了一张高高低低的长桌，一
直从厨房间延伸到客厅里。上面摆满了热菜
和冷菜。大家迫不及待地挤进了座位，其中
一人变戏法一样摸出一瓶五粮液。

若为大叫一声：“啊哟，这才是真正的好
酒！”“好酒！”丈夫完全忘记了他还要开车。

我已经弄不清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家的，
只记得回到家里以后，丈夫跌跌撞撞地从车
子里下来，站在寂天寞地的停车场上对我说：
“真要谢谢若为兄，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那时候若为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人了，有
时会请我们外出吃饭。除了中国餐馆以外也
尝试了越南菜、韩国菜。有一次一个外来户
在丹佛开了一家点菜式的自助餐馆，老板大
概有心要推广真正的中国菜，每一道菜都亲
自掌厨。他让顾客自由点菜，随点随做，吃饱
为止，结果每一个顾客都记熟最昂贵的几道
菜。那菜做得非常地道，食客们个个称好，只
有若为说：“这家店的老板发疯了，做菜不赚
钱，只会付出，不会收回，不看好。”

果真不久，这家店就倒闭了。我和丹丹
送报纸的时候，看到那位老板哭丧着脸坐在
中国城的门口。他说丹佛的人把他的家产统
统吃光，现在连个住处也没有了，暂时和一
个过路的李大厨挤在一起。

和李大厨相识是另外的一个故事，那时
候华文周刊的阅览室堆积了不少我国台湾
运过来的书本读物。一天下午，李大厨进来
翻看书报，自我介绍说，他是外州来的，因为
这里的冬天一片冰天雪地，不宜开车跨越落
基山，所以暂时在这里歇息一段时间，顺便
想找一份当大厨的短工做做。

印象当中，这个胖乎乎的老头儿好像有
计划要开一家餐馆。于是，女老板便起劲地
帮李大厨翻阅报纸，寻找分类广告里招聘厨
师的消息，同时也介绍丹佛的情况，一会儿
就混熟了。

当女老板得知这位李大厨和我同住波
德，灵机一动便说：“李先生你看，又要下雪
了，请你回去的时候把我的小姐带回到波德
好吗？省得她赶公车了。”说着又跑进办公室
对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快跟李先生的车回
去吧，省时又省钱。”
一听到可以省时又省钱，我站起来就跟

着这个李大厨上路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
后怕，那时候怎么不多想一想，万一这个人是
个坏人，哪怕不是坏人，只是在半道上干点坏
事，那是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冰天雪
地里，只有死路一条了。然而在当时，我什么
也没有想，只是一头钻进了李大厨的车子。

李大厨驾驶着一辆前长后长的老坦克
美国车，看得出来这部汽车曾经豪华过，破
烂的座椅都是真皮的。这种汽车里面的空间
很大，虽然破旧，但是坐在宽敞的座椅上还
是很舒适的。我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后
面的半个车厢里堆满了各种杂物，散发出一
股乌糟糟的味道。有意思的是这位李大厨，
一只手扶当着方向盘，一只手悠闲地搁在车
窗上，尽管驾驶着一辆破车，那气势却好像
是坐在一辆豪华的大红旗轿车里面。“姑娘，
在国内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李大厨一开
口怎么不像一个大厨，而有一种久违的官
腔？我偷偷打量了一下李大厨，胖乎乎的一
个老头儿，看不出具体年龄，总有六十多岁
了。我决定主动出击：“李先生，您在国内是
从事什么工作呢？听口音是北京来的吧？听
说您当过大夫？为什么要改行当大厨啊？”“我
不是在医院当大夫的……我很会做菜，但大
厨不是我的专业……”李大厨绕了个圈子，没
有直接回答。
“哇，您是私人医生啊？‘文革’以后好像

没有私人医生了呢，您靠什么生活？”“姑娘，
你年轻，你不会知道我的工作的。我在国内
的时候，做过很多的事情。你不会懂的。现在
我有子女在芝加哥，我写作。”“写作？我也写
作。李先生，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拜读您的
大作。”


